
如果，这场雨
我能预约到

那将是一段最美最美的传奇

雨，就这样下着
像是赶时间，有些着急
从河南郑州，赶到豫东周口
赶到周口淮阳的城区

温柔又甜蜜

在雨中，不带任何强迫
哗哗作响中，他们毫无怯意
拖把扫帚冲洗机

混杂在雨水中

你冲我也洗

路的一角，街的一隅
商铺门店，小巷的旮旯
被一群又一群激情无比的人

分割包围

雨中有绿色马夹做伴

有绿色的伞儿做伴

有执着的信念做伴

这雨中的淮阳

一道靓丽的风景

该是最美的一瞬

如果，雨水会表达爱意
她定会和你一起

冲洗尘埃

洗刷污渍

一定和你一起

穿行在风雨里

这样的穿行

不只感动云彩

不只感动大地

不只感动陌路

创卫为了谁

为了谁创卫

就让风雨作答吧

所不知道的美中

是否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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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鞋匠老张
■卢旭鸟之趣

■于存礼 ���楼下有个擦鞋匠， 原本是
不熟悉的。 一个朋友经常去那
里擦鞋，有时我也跟着过去，一
来二去的， 就聊上了。 我去擦
鞋，一来消磨时间，二来听听擦
鞋匠侃侃而谈人生百态， 倒别
有一番生活乐趣。

擦鞋匠 40 多岁的样子，只
知道他姓张，都喊他老张。 老张
中等个头，乍一看，中国标准的
市民打扮：白色 T 恤衫，蓝色牛
仔裤，鞋子很干净。 他的鞋子有
时候是白色的， 有时候是红色
的，时尚、品位、干净。 老张的脸
庞不是太白净， 但也没有一般
干农活的脸黑，确切地说，是黄
色多、黑色少。 他的眼睛和鼻子
也不是官相，单眼皮小眼睛，即
使睁大了，眼珠露出的也很少；
鼻子就更小了，用手很难捏住，
都说鼻子是官印， 我看他的印
还没有七品芝麻官的大。 我很
害怕他的嘴，从进屋到出来，如
果不主动打断他的话， 他能一
直叨叨，不知所云。

闲谈中得知， 老张原来是
干大事的， 说是原来在某个大
城市租一个很大的门面， 雇了
十多个工人， 也是名副其实的
大老板，生意红红火火。 后来病
了一场，老张不得已回到这里，
盘下了当下的门店，既当老板，
又当工人。老张说话声音不高，
或许是职业原因， 工作时也不
抬头。 他左手按着鞋帮，右手上
油、刮擦。 老张擦鞋很讲究，第
一遍先清洗， 上了一次白泡沫
的东西，用刷子平抹一下，泡沫
很快不见了， 估计是浸到了鞋
里。 第二遍根据鞋子的颜色，刷
不同的鞋油。 老张边上油边说：
“鞋子最容易脏的地方是鞋尖，
鞋尖保养到位， 鞋子就能多穿
些年头。 ”之前不太在意，鞋子
保养后， 我也感觉到穿着不一
样了，心情变得舒畅，也开始爱
惜鞋子了， 擦过鞋后原来发白
的鞋尖变得跟鞋面一个颜色 ，
看着也非常舒服。 最后一遍，老
张拿起毛巾，双手拉着两头，像
拉锯一样用力地在鞋子上面来

回拉着， 虽然看他使出了好多
劲，但脚并没有压力感，鞋子也
由原来的油乎乎变成了锃亮

亮。 这时，老张总爱说一句话：
“看我擦这鞋，一般人比不上。 ”
我呵呵地笑着，不置可否！ 此刻
如果没有其他客人， 老张洗了
把手，就山南海北地聊开了。

有一次， 老张给我聊到了
钱。 我说他这些年挣得很多吧。
老张倒没有谦虚， 说在外面挣
到了大钱， 回到这也只能挣小
钱了。 我呵呵一笑。 “咋？ 你不
信吗 ？ ”老张瞪着眼 ，反驳道 ，
“在某某城市 ，说实话 ，那挣钱
跟捡钱一样，不像现在，就两个
位儿 ，那时 ，十多个位儿 ，还排
队呢。 ”我将信将疑：“那你挣多
少钱？ ”老张“咦”了一声，小眼
睛扑闪几下，却朝窗外望去，我
还以为来了客人， 准备站起来
挪位。 “不过……”老张又转过
脸， 一边思索一边接着说：“工

人工资很高，水也浪费，用电也
多。 还要为人处事， 左邻右舍
的，擦鞋你难道还要钱……”老
张甩着右手， 左手不停地向上
向后捋着又短又整齐的寸头 。
渐渐地，窗外暗了下来，眨眼间
我又该回家了。 我没等老张说
完 ，手一挥 ，告诉他明天再来 ，
拉开玻璃门，就朝家走去。

我想， 谁不想往自己脸上
贴金呢？ 世俗之人大抵如此，想
想老张也无可厚非， 倒是比那
些狡猾之人增添了些许真实 、
许多可爱！

前一段出差，忙完了公事，
就去了老张那擦擦鞋。 也不知
道什么原因，老张的左邻右舍，
有的正换门头，有的已经换好，
门前堆满了垃圾。 老张门前依
旧。 我推门进去，依旧坐在里面
的位子上。 “这一段干啥去了？ ”
老张见我进来就问。“我……”我
才说出了一个字，老张就紧接着
说：“哎， 城管局前两天来人了，
要我换门头，说是创建卫生城市
呢。”老张摇着头，又说：“我这小
本生意，赚不了多钱……”我得
打断他的话，不然，也不知道他
什么时候能说完，又半开玩笑地
说 ：“贾局长不是你的客户吗 ，
他可是正管着城管局呢。 ”“我
也纳闷了，这几天不仅他没来，
他的一个亲戚，是个女的，又年
轻又漂亮的，也没有来。 ”老张
不解地说。 我看老张有点儿郁
闷， 又提醒道：“纪委梁书记的
夫人， 还说全国各地就你擦得
好 ，他打个招呼也行呀 ，反正 ，
你又没给他们要过钱。 ”老张听
到这，哈哈大笑：“老弟，你还真
知道我不少情报呢， 要不是王
阿姨打电话安排， 城管早让我
关门了。 ” 老张眉飞色舞地说
道。 “是吗？ ”我半信半疑，的
确，临街商铺都在换门头，唯独
老张这岿然不动。

又过了几天， 有一个贾局
长被“双规”的消息在圈里传开
了，说是因为一个女的，还为他
生了孩子。我告诉了老张。没想
到， 老张破口骂道：“擦鞋不给
钱也就算了，那女的，还要我的
袜子、 鞋垫， 一分钱都没有给
过，不亏他们！ ”老张的确生气
了。 我想笑， 觉得笑还是不合
适；想安慰，又觉得他不需要安
慰。

一周后，我再去老张那儿，
发现老张的门头也换了，是红色
的。这事，老张没有说，我也没好
意思问。 只是，老张的话少了许
多， 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唠唠叨
叨， 世界上的事没有他不知道
的， 世界上的人没有他不认识
的。 我想这未必是一件坏事，说
不定，从此，老张的生意就像他
的新门头一样，红红火火。

后来， 我越发喜欢去老张
那，看到他在那忙时，心中有说
不出的高兴；看到他闲时，我倒
有几分失落。 但愿老张工作越
来越忙，话语越来越少，生活越
来越好。 毕竟， 老张是靠双手
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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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楼顶阳台上种了一棵红枫树 ，
树不大， 也就一米多高。 红枫枝肥叶茂，
亭亭如盖， 造型挺大气。 春夏时节， 树
叶青翠欲滴； 每到深秋， 树叶变红， 其
红如染， 是我家阳台一大景观。

有一天 ， 我亲家老陈为红枫浇水 ，
无意中发现在叶深隐蔽处有一个鸟窝 ，
鸟窝里还有 3 颗鸟蛋。 这一发现， 为我
家阳台平添了几分大自然的情趣。

鸟窝位于树梢浓密的树叶下面 ， 不
仔细观察发现不了。 老陈对我说， 鸟儿
安个家不容易啊 ， 太高了怕猛禽侵袭 ，
太低了怕阿猫阿狗骚扰， 不高不低又怕
人类恶意伤害。 我想， 鸟儿在这里做窝，
肯定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 事先不知
经过多少次的现场勘查， 多处比较， 反
复论证 ， 才最后决定在此安营扎寨 。
这里不仅隐蔽， 而且遮风挡雨， 真是
一个安居的好地方。 科学家总是说 ，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 ， 人有思
维 ， 动物则没有 。 看看这个鸟窝 ，
科学家的话， 恐怕未必都科学呢！

我近距离仔细地观察这个鸟

窝 。 鸟窝用的材料是清一色的草
根， 每棵草根大约长 10 公分。 一
棵棵草根按顺时针方向有序排列，
互相交叉。 鸟窝呈椭圆形， 四周
高， 中间低， 做工精致， 有点像
北方农家用来盛馒头的柳条筐。
鸟窝和树枝连为一体 ， 轻风吹
来， 虽然鸟窝左摇右摆 ， 里边
的鸟蛋却安然无恙。 我不禁有
点感慨， 鸟没有手， 仅靠一张

嘴和两只脚， 就创造出如此高质量的
建筑， 这需要多么高超的技艺啊！ 科
学家说， 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 人会
劳动， 动物则不会。 看看这鸟窝 ， 你
能说不是劳动成果吗？

我在鸟窝前， 不经意间抬头一看，
只见高高的墙头上站立着两只鸟， 比麻
雀稍大一些， 不知是什么鸟。 这两只鸟
正在俯视着我。 虽然我看不清它们的脸，
但我知道那两张脸上肯定是充满了焦急

和担忧 。 不用说 ， 它们是鸟窝的主人 。
突然间， 我脑海里涌现出那耳熟能详的
几句诗：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
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我在树边看鸟窝，
鸟窝的主人在楼顶看我。 我用我的爱心，
成就了鸟儿的梦。

我离开红枫树， 躲在远远的墙角里，
仔细观察鸟儿的动静。 过了一会儿， 两
只鸟在楼顶上飞了一圈， 悄悄地落在阳
台上。 它们先在别处随意溜达， 做出一
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慢慢向红枫树靠近。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吱溜一下就不见了。
我知道， 它们进了安乐窝了。

慢慢地， 慢慢地， 我和鸟儿达成了
一种默契。 当我走近红枫树， 鸟儿就高
高在上看着我； 当我离开以后， 它们就
进了自己的窝。 今天早上为树浇水， 我
扒开树叶看看， 还是 3 颗鸟蛋。 估计过
不了多久， 鸟儿就该抱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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